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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归的琴声—与薛苏里对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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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大炜

醉苏里如今是共国洛衫矶爱乐交响乐团的终身职位小提母家
,

. 多次应

邀在英国和加今大的 . 际音乐节上独 . 和参加, . t 乐会
,

与共日多家

乐团合作演. 了柴科夫斯签
、

肖斯塔科维奇
、

维尼亚夫斯荟的协 . 曲
,

受到 《洛杉矶时报》《世界日报》等多家媒体的好评和采访
。

他于 199 8

年创办了
“

太平洋之声
”

四 1 . 团
,

他们录制的弦乐四皿. 专辑 《远东

的旋律》在全美五十多家音乐电台播放
,

受到典 . 主流社会的离度悦

扬
。

200 2 年
,

他们成功地入主洛衫矶爱乐乐团举办的宜内乐音乐会专

场
,

并应邀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城市举办了专场演出
,

获得了离度的好

评
。

薛苏里还多次受聪担任共国弦乐教师协会及 , 年音乐家基盘会举办

的一系列大赛的评委
。

他现在受聪于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
,

成为该校第

一位亚裔小提琴教授和博士生导师
。

这里的弦乐教研室名师荟攀
,

大提

琴家皮亚蒂戈尔斯基和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兹都 . 在此执教
。

2 00 6 年 一2 月 16 日
,

薛苏里在北

京音乐厅与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和中国

交响乐团合作
,

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

的 《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》
,

排练

期间
,

笔者与薛苏里进行了一次访谈
。

. (卜大炜 ) 排练中听到你用的这把

琴音色非常漂亮
,

音质充实
,

振动非

常充分
,

是一把古琴吧?

O (薛苏里 )是 17 50 年制作的意大利

古琴
,

名字叫 F e r d i n a n d u s
·

G a g lian o 。

. 听你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《A 小调

第
一

小提琴协奏曲》已经成竹在胸 了
。

你是如何理解这部小提琴经典文献

的 ?

O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的音乐先

驱之
一 ,

他的音乐不同十传统作曲家

那样多以协和的和声来表现
,

而是用

了许多不协和的和声
。 “

贝六
”

中也有

不协和
,

但那是描写暴风雨
,

是描写

大 自然的
,

而老肖的不协和表达的是

内心的东西
。

他用这种和声形成色彩

对比
,

充满了想像力
。

在形式上老肖

的这部作品也不同于传统的小提琴协

奏曲
,

它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

时期的三乐章形式
,

分为 r四个乐章
。

第
一

乐章采用了夜曲的形式
,

这里的

夜曲不同于爱情主题的夜曲
,

作曲家

2 8 卜I一15一(: LO vLR

赋予了音乐以神秘和压抑的色彩
,

体

现了音乐中主人公对生活的渴望和诉

求
。

第二乐章谐谑曲尽显老肖的作曲

功底
,

他在这里扩大 了这种曲式的交

响性
,

令主题穿梭于乐队和独奏之中
,

里面有赋格
、

复调
。

这里对独奏
、

乐

队和指挥都是考验
。

第三乐章是帕萨

卡里亚
,

肖斯塔科维奇跨时代地为这

古老的曲式谱写了最美的旋律
,

肖

斯塔科维奇在这一乐章冲破了严谨的

框架
,

写就 了长长的可以独立成章的

华彩
,

将自己生命浓缩在其中了
。

这

部作品是专为奥伊斯特拉赫创作的
,

华彩是在老奥的协助下写的
,

因此在

演奏中要体现老奥的演奏风格
。

. 我感到你是充分运用了乐器上最明

亮的色彩
,

将甜美的音色进行到底
。

在

华彩中
,

你的方式是逐层铺垫
,

将肖

斯塔科维奇浓浓的心绪一点点缓释而

出
,

这是老奥的神韵
。

O 我在这里对柱式和弦的驾驭得益 卜

早年在盛中国老师那里获得的关于演

奏巴赫的教导
,

他教我
“

拉巴赫的复

调作品弓子要尽可能走得非常平
” 。

. 最后一个八度双音滑指你将音乐完

完整整地交给乐队
,

张国勇带领乐队

准确地接过 了
“

接力棒
” ,

直入第四乐

章
。

O 在这个标为
“

滑稽曲
”

的第四乐章

中
,

肖斯塔科维奇展现了小提琴技巧

的华丽
,

高把位的跳弓运用得极为生

动
。

我在这里牢牢地把握舞蹈性的节

奏
,

并通过这种节奏的跳动来展现作

曲家常有的乐观与讽刺
。

那些连续的

和弦
,

弓子吃弦的程度要非常有分寸
,

就像画笔掌握色彩的浓淡 一样
。

. 雅典神庙中的多立克廊柱
,

端庄典

雅
, 一

个接
·

个便产生了崇高
。

你在

这里连续下弓演奏的和弦
,

有力度
.

又

非常松弛
,

每个和弦都保证了良好的

发音
,

这是俄罗斯小提琴学派的传统
,

永远保持声音的完美
。

作曲家笔下那

凌厉的性格舞与你东方式的细腻演奏

手法统一于音乐
。

你是什么时候开始

练这部作品的?

O 说来话长了
,

那是二十年前了
。

我

出国前向李德伦大师辞别
,

他建议我

练习这部作品
,

他非常喜爱这部作品
。

或许当年他在苏联留学时
,

看过奥伊

斯特拉赫演奏这部作品吧
。

这二十年

中
,

李大师留下的功课我未敢懈怠
,

很

早就驾驭了这部小提琴协奏曲
,

并在

多种场合演奏过
,

我曾在美国洛杉矶

演奏了这部作品
,

现场的演奏由美国

古典音乐电台作了全美转播
。

能在祖

国
,

能与李大师生前指挥的乐团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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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交响乐团同台演奏
,

告慰李大师

的在天之灵
,

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
。

.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
。

中国交

响乐团
—

原中央乐团是你的原单位
,

你是从这里出道的呀 ! 赴美前你是中

央乐团的首席和独奏演员
.

O 是的
,

二十年过去了
。

20伪年5月
,

国交赴美做商业巡演
,

当乐团来到洛

杉矶时
,

我很激动
,

这支中国的国家

乐团
,

自己曾经作为它的一员而骄傲

过
,

我跑去观看
,

此时是
“

老乡见老

乡
”

呀
,

心中的话拥挤在喉中
,

我向

团长关峡讲起了李大师的嘱托
。

2以巧

年正是中央乐团
—

中国交响乐团的

五十年团庆
,

团庆系列音乐会中正好

有 《苏维埃交响
—

肖斯塔科维奇诞

辰一百周年》音乐会
,

乐团邀请我在

这场音乐会上演奏这部协奏曲
,

向北

京的观众
、

向逝世五周年的李大师汇

报
。

几天来
,

我在国交的二楼琴房练

琴
,

练完琴还是习惯性地想上楼梯回

到三楼的宿舍
。

这里太熟悉了
,

前面

的街道也太熟悉了
,

二十年了
,

仿佛

是一个轮回⋯ ⋯

. 2 0 0 6 年是肖斯塔科维奇诞辰一百

周年
,

世界各地都在纪念这位交响乐

奇才
,

中国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热情尤

为高涨
。

话一多
,

还是能从你的音调

里听出一些哈尔滨的 口音
,

乡音未改

呀
。

哈尔滨号称
“

东方莫斯科
” ,

二十

世纪的前五十年中
,

这里形成了较为

深厚的古典音乐的传统
,

这一点可以

与上海遥相呼应
,

哈尔滨的古典音乐

生活是以俄罗斯犹太人为主体
。

听说

你生于哈尔滨的小提琴世家?

O 我的父亲薛澄潜是哈尔滨歌剧院管

弦乐队的副首席
,

同时也是作曲家
。

他

原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
,

曾从师上海

乐团的李牧真先生和上海音乐学院的

陈又新教授
,

后来调到哈尔滨歌剧院

工作
.

我从从小受家庭熏陶
,

在严父

慈母的严格训练下
,

在小提琴演奏和

音乐修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
。

在
“

文革
”

岁月中
,

音乐交流相当闭塞
,

但我有幸得到著名指挥家卓明理先生

的关怀和指导
,

在音乐处理上获得很

大收益
。

为开阔眼界
,

我也曾多次进

京求得名家点拨
。

盛中国先生向我讲

授了巴赫 《无伴奏奏鸣曲》第一首的

慢板和赋格两个乐章
,

这些经验使我

终生受用不尽
。

后来
,

我成为了黑龙

江省歌舞团的独奏演员
。

. 那个年代中
,

许多外地的音乐学子

都有过这种进京
“

程门立雪
”

的经历
。

O 不久之后的 19 7 8年
,

全国恢复高

考
。

我在
“

文革
”

期间没有机会接受

音乐学院教育
,

此时感到了命运之神

发出的召唤
,

我到上海音乐学院设在

哈尔滨的东北招生点投考
。

当时招生

点的负责人是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

研室主任窦立勋
,

他看中了我
,

暗暗

地将我列入了东北地区考生的榜首
。

但是求学之路并非坦途
。

当我要省歌

舞团开介绍信去上海复试时
,

回答是

复试可以
,

但必须先辞职
。

我回头再

找窦立勋老师
,

想得到一个保底的答

复
,

但他很为难
。

. 那个正在
“

拨乱反正
”

的年代
,

一

切秩序都在恢复建立之中
,

窦立勋老

师尽管爱才
,

这个难题大概超出了他

力所能及的范围
。

O是的
。

我只好破釜沉舟
,

毅然辞去

了令人羡慕的职位
,

惜别了这个艺术

生涯的发祥之地
。

到了上海
,

我考上

了上海音乐学院
,

其实窦老师已经将

我定下了
,

但当时不能向我透底
。

人

学后
,

我先后师从窦立勋教授和谭抒

真副院长
。

我在演奏能力上产生了一

次飞跃
,

技巧和音乐都发生了质的变

化
。

我毕业的时候
,

中央乐团在人才

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
,

乐队缺乏

一个既有演奏经验又有朝气的青年人

来担当乐队首席
。

我一毕业
,

李德伦

大师立刻将我招在魔下
。

乐团首次排

练肖斯塔科维奇的 《第五交响曲》
,

这

在当时是国内音乐界的一件大事
,

这

个曲目也是李大师钟情的曲目
。

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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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音乐会上
,

李大师特意安排我
“

领

弦
” 。

我当时成为了乐团最年轻的首

席
,

也令乐团为之一振
,

演出非常成

功
。

不久
,

中央乐团的独唱独奏小组

又将我
”

借
”

过去
,

并且给了更为优厚

的生活条件
,

本来我寄居在团里的声

部排练室
,

后来搬到了一间独住的宿

舍
,

在那物质生活仍然非常匠乏的年

代里
,

我有了一方可以尽情练琴的小

天地
,

也就是时至今日仍无法忘怀的

那间
“

三楼的宿舍
” 。

然而就在此时
,

一场席卷了全国的
“

留学风
”

将我身

不由己地卷到了大洋彼岸
,

离开了刚

刚开始的展现了辉煌前景的事业
,

离

开了刚刚拥有的一方小天地
。

临行前
,

李德伦大师嘱咐我
,

一定要将 肖斯塔

科维奇的 《第一小提琴协奏曲》
“

拿
”

下来
。

这么多年来
,

李大师的嘱托一

直记在心中
。

. 从简历看
,

你在美国的发展是一帆

风顺
。

梅纽因听完你的演奏评价说是
“

极其美妙和精彩至极的演奏
。 ”

O 我以全额奖学金考入美国南加州大

学音乐学院
,

在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

爱丽丝
·

桑菲尔德的门下深造
。

由于

在国内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功底
,

在南

加州大学音乐学院的求学一帆风顺
,

我相继获得了
“

杰出艺术成就奖
”

和

“

优秀学业成就奖
” 。

从学校一毕业
,

我

考上了圣地亚哥交响乐团
。

19 92年
,

享

有世界盛名的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有

一个小提琴演奏员的空缺
,

当时有来

自欧美的数百名竞争者
,

我幸运地考

人了这家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
,

并获

得终身演奏家职位
。

19 98 年
,

我创办

了
“

太平洋之声
,

四重奏团
,

我们录

制的弦乐四重奏专辑 《远东的旋律》
,

在全美五十多家音乐电台播放
,

受到

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度赞扬
。

200 2年
,

我

们成功地人主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举

办的室内乐音乐会专场
,

并应邀在美

国和欧洲许多城市举办了专场演出
,

获得了高度的好评
。

我还多次受聘担

任美国弦乐教师协会及青年音乐家基

金会举办的一系列大赛的评委
。

我在

考入洛杉矶爱乐乐团后不久
,

又受聘

于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
。

这里的弦乐

教研室名师荟萃
,

大提琴家皮亚蒂戈

尔斯基在这里任过教
,

小提琴家海菲

兹晚年在此执教一直到逝世
,

而我成

为了该校第一位亚裔小提琴教授和博

士生导师
,

感到既是荣誉又是挑战
。

. 考乐队也是一门学问
,

过去
,

亚洲

的演奏家考入欧美乐队的多为日本和

韩国人
,

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多了
。

在

旧金山交响乐团中就有四名上音的毕

业生
,

组成了一个
“

上海帮
” 。

O 我认为
,

在海外的古典音乐精英都

在国内已打好了底子
,

但要求得进一

步的发展
,

打开局面
,

就还要进一步

练好乐曲
,

要像练手指和音准那样细

致地去把握到音乐的风格
。

大多数中

国去的学生在音乐上还有差距
,

因为

在宗教
、

历史
、

语言诸方面都存在着

差异
,

这就影响到音乐的表现
,

就像

外国人拉 《梁祝》是一个道理
。

要想

在国外进乐队
,

只拉独奏曲目在音乐

表现上就会存在很大的局限
。

勃拉姆

斯的奏鸣曲是一种拉法
,

而勃拉姆斯

的乐队作品又是一种拉法了
。

当然
,

多

听交响音乐会是一个方面
,

但国外乐

队有许多传统的演奏方法
,

这些东西

都是靠 口传心授的
,

没有教材可依
。

因

此
,

国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不仅是多

参加乐队
,

还有乐队曲目课
,

教师们

教的是如何考试
,

如何考乐队
。

我在

担任评委时见到过许多学生
,

他们的

个人技巧很高
,

但不知考乐队应该怎

么拉
,

考砸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
。

不

是做不到
,

而是不知道
。

比如
,

考乐

队作品会有德彪西 《大海》中的困难

片断
,

其中有十六分音符和三连音的

八分音符
,

有时考官会提醒考生再拉

一遍
,

这时明白的考生就会将两者的

区别表现得夸张一些
,

将十六分音符

拉得更短一些
,

将三连音的八分音符

拉得更宽一些
,

这样考官就会知道考

生是理解这其中的差别的
,

而许多考

生却仍然照原样拉
,

虽然节奏也是准

确的
,

但考官会认为这样的学生拉乐

队的意识不到位
,

而遭淘汰
,

很可惜
。

还有
,

像门德尔松的《仲夏夜之梦》中

的谐谑曲
.

都是十六分音符
,

考的是

跳弓
。

许多学生的弓子跳得太高
,

这

样拉独奏也许是可以的
,

但在乐队中
,

这种音色不合群
,

一是不好控制
,

二

是合奏出的音色不纯
,

不整齐
。

. 苏联解体后
,

许多俄罗斯小提琴家

跑到欧美寻求发展
,

他们考进美国乐

队的一定也很多吧 ?

O 不
,

一些优秀的俄罗斯独赛家在美

国打开了局面
,

而考入乐队的却为数

不多
,

俄罗斯小提琴手的音色厚1
、

坚

实
,

然而这种声音到了乐队中或许个

性过于突出了
。

.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
。

俄罗斯

小提琴学派在国际大赛上总是像
“

罗

马军团
”

一样所向披靡的
,

为什么考乐

队却展现不出威风 ? 我想
,

西方乐队

是要将共性离于个性之中
,

而俄罗斯

乐队是离个性于共性之中
,

因为在俄

罗斯
,

小提琴教学集约化和标准化了
,

对于俄罗斯小提琴家们来说
,

他们的

个性是相同的
,

因此
,

他们合在一起就

是共性
,

个性既共性
, “

不谋而合
” ,

但

他们到了西方那种讲究音色透明的乐

队中
。

在横向之间就会有碰撞了
。

O
·

我希望学生应该会考试
,

善于考

试
。

在欧美
,

有许多考乐队的乐谱
,

如

伊萨依的弟子金戈尔德 (J o s e f

G in g of d) 编的小提琴乐队困难片断
,

还有人出了录音带和CD
,

这些困难片

断的演奏都艺术化了
。

那里的学生们

都拼命地练这些东西
。

. 我还有一套中提琴乐队困难片断
.

是由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中提琴老首席

维兰德 (Jo se p h V ie la n d ) 编的
,

国

内有些乐队考核时定的材料也多是出

自这两套
。

现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每人

都把它们当成
“

圣经
”

来练习的氛困
,

而且不知道评委之间在评审标准上是

不是有共识
。

拉乐队是门艺术
,

又是

「1科学
。

你们从国外大乐队那里带来

这方面的资讯和经验
,

对国内乐队的

发展提高大有裨益
。

.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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